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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小说中的生命自然本性观 

吴伟萍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工业文明的非理性发展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进而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人文危机，那就是人的自然
本性受到摧残与异化，生命失去自由，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生存状态的不完美。劳伦斯深刻洞察到自然与文明、人类与文明和

人类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追寻回归自然、复归人的生命自然本性的理想成为了他小说创作中所关注的重心之一。他的追寻

彰显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正是劳伦斯的小说给现代人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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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Ｈ·劳伦斯（１８８５－１９３０）是２０世纪英国
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作品涉及多种文学形

式，如小说、诗歌、散文、游记、评论等，小说成就为

他赢得了在文坛的声誉。自然与文明、人类与文

明、人类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他小说探讨

的重心之一。因工业文明的入侵，劳伦斯的故乡自

然田园风光逐渐逝去了，在创作中，他书写出自身

对象征“心灵家园”故乡的无限眷恋与缅怀，眷恋故

乡与热爱自然是他一生为寻找人类理想的生态栖

居地的地域意识的一种延续。工业文明的发展严

重破坏了自然环境，进而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

了深刻的人文危机，导致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生

命失去自由，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生存状态的不完

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回归自然，回归生命自然

本性，就是回归完美生命本身，劳伦斯把目光集中

在“人的存生本身”的范畴上，对自然与生命的本质

关系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一　自然本性与生命自由的丧失

田园生活无疑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它蕴含着

人类最为朴素的基本情感，是最为自然的一种情

感。生活于这种情感之中的人最能感悟到生命的

单纯、自由、美好与快乐。故乡的情感是劳伦斯萌

发最初地域意识的起点，故乡环境淳朴宁静而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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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勃勃，劳伦斯对这片孕育自己的土地极为眷恋，

然而，工业化文明的脚步是劳伦斯本人所无法阻止

的，这个原本古朴的乡村也不例外，离开故乡成为

他唯一的选择。在劳伦斯心中，故乡是一片世界上

其它地方都无法替代的地域，它不仅是地域意义上

的地方，更是人精神依托的“心灵家园”。故乡的森

林、农场、溪流都是他童年时的乐园，他心中一直惦

记着的是离家不远的海格斯农场。他常提起这个

美丽至极的地方。“前边是安德伍德森林，海帕克

森林在右，向右转，朝着安德伍德，走到一处靠近水

库的农场门房前，沿着人行道穿过森林，就到了菲

利磨坊，下到小溪，继续上坡，直到一处崎岖不平已

经废弃的牧场，它叫安奈斯列，我心中的故

乡。”［１］６７４在散文《诺丁汉矿乡记事》中写到：“儿时

和青年时代的故乡，仍然是森林密布、良田万顷的

旧英格兰”。［１］１６４这里有空旷幽静的山谷、潺潺流水

的小溪、滚滚的麦田，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值得永久

守护的记忆之地。他写到：“在我眼中，它过去是，

现在依然是美丽至极的山乡”。［１］１６４故乡那片田园

与森林巧妙结合的原始性风光在他内心深处永远

保持着自然最本真的样子。他的诸多作品尤其是

小说以自己的“心灵故乡”中的自然风光的缩影为

背景，如《白孔雀》中的谷地、《恋爱中的女人》中的

湖泊、《儿子与情人》中的农场、《虹》中的田野、《查

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古树林等，这些都书写着对

故乡的一份挥之不去的眷恋，也成为了他消解工业

化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劳伦斯生活的

年代正处于西方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期，自然资源

不断被掠夺，英国尤其是劳伦斯的故乡诺丁汉乡村

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煤矿浓烟滚滚，机器轰鸣，丑

陋的矿区弥漫着恶臭的硫黄、铁和煤味。劳伦斯的

故乡已经从一个森林密布、小溪流淌的田园农庄变

成了一个被工业文明所侵蚀的到处是矿井、房屋的

小城市。他描述那时的景象：“每当在林中散步时，

常能听见机器的轰隆声，看到矿区的井架和浓烟，

这片土地已经丧失了原来的平静，乡村是多么的可

爱，而人造的城镇却是那么丑陋不堪”。［１］１６４

１９世纪中期之后，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进程加速，田园式的传统故乡正在逐渐消失。在他

看来，现代工业文明的罪恶不仅使森林和田野遭到

污染与毁坏，人类原本美好的栖居地在逐渐丧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它带来了深刻的人文危机。对

此，劳伦斯感叹：“四十年的时间，人性的变化是令

人惊异地巨大，煤和铁已经深深地吞食进人的肉体

和灵魂”。［１］９７在小说创作中，劳伦斯把把源于生活

真实的感受融入其中，他认为，工业化社会的罪恶

紧紧地控制着人的内心，压抑着人类生命的本能，

站在人的完整性高度上发出了最为触动人心的批

判，他笔下的人物，如莫瑞尔、杰拉尔德、克利福、西

格蒙特等无疑都是为工业文明所异化的人。

《儿子与情人》中的莫瑞尔，他原先是位充满生

命活力的年轻矿工，热情、洒脱、开朗，有音乐和舞

蹈的天赋，讨人喜欢。可是，“矿工的生活就像耗子

一样，到晚上才伸出脑袋来看看外面的情况”。［２］１１

矿井暗无天日的工作环境，长年累月繁重的劳作，

不时发生的矿难事故，家庭生活的重负，渐渐摧残

了他的肉体、扭曲了他的精神，他陷入了消极和苦

闷中，从而变得粗暴、蛮横，喝酒成为他暂时解脱疲

劳和苦闷的唯一方式。当莫瑞尔太太问他：“我的

老天哪，喝得烂醉地回来了”。［２］２４这会儿他总会满

腔怒火，暴跳如雷，就吼着说：“喝得怎么样回来了？

这是瞎说八道，婆娘，你少废话。”［２］２４他对家人似乎

只有粗声恶语，才能发泄他心里郁积的怒气。每天

早晨，他哼着忧伤的曲调爬进矿坑，傍晚下班后，他

先到酒馆酗酒寻乐，之后才烂醉回到家中，无法像

一个正常人那样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当妻子生了

儿子，他甚至都没有精力去分享作为父亲的那份本

能的喜悦。他的生活被机器所驱使，他的生命活力

被工业文明剥夺了。“这种以机器为核心的社会毒

害人的生活，亵渎人原本的自然人性”。［３］

《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尔德，他是一位具有

现代先进管理技术的资本家，“机器主义”是他认定

的至高无上的哲学，机器主义原则使他的矿业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兴建了更多新兴城市，自己的名声

也不断地远扬。在煤矿经营上，他奉行冰冷的大机

器生产管理机制，把人性的因素彻底铲除，工人们

在他的管理下，“除了作为工具以外微不足

道”。［４］２３４他的征服欲膨胀得越来越大，与他人的关

系越来越疏远，也使他失去了人性。事业上的成功

没能给他带来快乐，反而使他陷入极度的空虚之

中，由此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他“如同被中空

的地壳所包围，在呼啸，在喧腾，在一个黑暗的死

亡的空间”。［４］３９６冰冷的机器无法给他的生命注入

活力，他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令人惊讶，他远不是

一个充满感情、有血有肉的人，几乎成了一个没有

灵魂的行尸走肉，最终冻死雪山之中，这象征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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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机器带来的恶果。一战之后，“对社会和经济境

况的批评是劳伦斯作品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这

部小说中，这种批评上升为对当时英国工业文明带

来的物欲主义毁灭自然人性的谴责与批判”。［５］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克利福，他参加战争受了

伤而下半身瘫痪。作为一个推行大机器生产的资

本家，他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工具”，暴虐地管制

着矿工。他漠视妻子康妮的情感，“他拼命地以自

我为中心将自己精神意志强加给康妮，无非像一

具无生命的僵尸，要附着在她的生命上苟延残

喘”。［６］１０５　对煤矿业的发展，“他本人也成为一名实

干家了，而且是一位极为精明的、极有权力的实干

家，一位大师”。［６］１６３他企图通过物质财富来掩盖自

身生命力的缺失。他对自然的认识也带有浓厚的

功利主义色彩，面对一片葱绿的草甸和蓝色的铃兰

花，他的感叹只是“色彩不错，不过对一幅画而言

没有任何用处”。［６］２１３他无法从自然之美中获取到

一种精神上的美，无法掩盖他灵魂的空虚，实质上，

他的自然本性已泯灭。用康妮的话来说，“他是像

死鱼一样干瘪的上流人”。［６］３６７轮椅上的他，在康妮

看来，除了空洞的意志外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逾矩的罪人》中的男主人公西格蒙特，他是一

位乐团里的提琴手，同时兼任家庭音乐教师，他钟

情于美丽的比阿特丽斯，比阿特丽斯也被他的浪漫

多情所吸引，他们结婚成了家。那时的西格蒙特只

有１７岁，他的收入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
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孩子的接连出生，经济越来

越拮据，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比阿特丽斯的浪

漫情怀被生活的窘境彻底摧毁了，她越来越崇拜金

钱，追逐金钱，这种理念直接残害了她的本性。她

常对西格蒙特大发脾气，只是因为他挣不到更多的

钱。在她心里，西格蒙特仅仅是获得经济来源的工

具，而不是一个男人和丈夫。婚姻生活没有给西格

蒙特带来幸福，反而成为他受难的开始，“几年来，

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灵魂，在绝望中机械地履行着

自己的职责，忍受着其余的一切”。［７］２０６家庭生活的

沉闷和生活的压抑使他生命中的本能早已被消磨

殆尽，金钱的物化已经转化成生存的压力，这种压

力只会增加他对生活的紧张感受，造成了夫妻间的

陌生化。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年轻的海伦娜，背

着家人，与海伦娜一起到一个小岛上，呼吸了两周

自由的空气，度过了一段短暂快乐的时光，但渐渐

地，直觉和理智告诉他，海伦娜对他的情感似乎有

一种占有的成分，占有他的肉体、精神以及一切。

如果被占有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没有自由的爱是

悲剧的。他终于告别了海伦娜，回到了家中，但妻

子和儿女并未给他忏悔的机会，他处在家人鄙视和

冷漠的包围之中，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从而选择

了自杀。他们都是机械文明的牺牲品，他们的悲剧

虽是个人的，但却具有普遍意义。作为一名关注现

实社会生活的作家，劳伦斯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英

国的土壤，描绘了工业化机械文明逐渐成为主宰一

切的社会力量的时期人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压抑、

摧残与异化。

　　二　回归自然与复归生命自然本性

马克思说过：“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生成

于自然”。［８］在马克思看来，人性产生起源于自然

界，人性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它

们相辅相成。生命源于自然再回到自然，这个循环

中，人性实现了一次超越。工业文明的发展阻碍了

人与自然的联系，无视人的自然性存在，导致了人

性与自然关系的疏离。自然是博大的、无限的，而

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人只有合乎自然之道，融自

然于人性之中，才能体验到生命的真正内涵。劳伦

斯有着深厚的自然情怀，对人的自然本性极为崇

尚，他“不仅将人的自然本性神圣化，而且把人的自

然本性奉为是一种原始生命活力的象征”。［９］融入

自然，肯定自然人性成为劳伦斯最重要的生态

理念。

进入物质化的工业时代，人类主体的创造性活

动越来越趋向于反人本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追求，

工具理性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在机械的

奴役和压迫下，只能处处感觉局限、茫然和无所合

适从，个体的生命力也就随着萎缩了，这样，最终造

成了对人自身的压抑，严重戕害了人的精神世界。

在此危机状况下，人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叔本

华、尼采等应运而生，他们极力倡导生命的主体意

识、抵制人在不自觉中被物化和异化。尼采指出：

“人类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给人带来自由和

幸福。然而，理性却处处与人的本能为敌，造成人

的更大的痛苦”。［１０］尼采对工具理性的否定性批

判，引起了世人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

与解释。劳伦斯的思想与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他

深刻洞察到工具理性反生命、反人性的一面。因

此，他一生的创作致力于对生命的关注，强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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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即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灵与肉完美的结合

体，呼唤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回归人的自然本性。

对于热爱与崇尚自然的劳伦斯来说，他更为信仰人

与自然的和谐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他说过：“大自

然是人类汲取营养与更生的源泉，是维持人类生命

生生不息的唯一希望所在，人的一生应竭尽全力使

生命与自然万物相融，这种交融是直接的、亲历的、

永恒的，而不是靠中介与媒体”。［１１］他一直在追寻

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一生也不曾停止寻找着远

离工业文明侵蚀、未受熏染的荒野之地，自然的色

彩与气息深深熏染着他，他的足迹遍及澳洲、北美、

南欧等地，这种“原野的朝圣之旅”实际上也是一次

体验回归自然之旅。

游记《意大利的黄昏》真实地记载了居住在未

受工业化文明侵扰的意大利巴伐利亚高地质朴的

原住居民，当中这样描写：“巴伐利亚高地的人们特

有一种奇异的、清晰的形式美。外形上，他们身躯

挺拔、肌肉丰满、俊俏，蓝色的眼睛敏锐而犀利，他

们似乎是用生命材料完美无缺地雕琢而成的，静穆

而与世隔绝。他们所到之处，空气霎时明澈，如霜

冻的日子一般”。［１２］３２他描述了这儿迷人的景色和

纯朴的风土人情，毛驴在葱绿的草地上悠闲走动，

女人们靠在墙壁边纺纱，小孩在繁花盛开的溪边嬉

戏，山坡上浓绿树丛中闪现着黄色的果子。他感

叹：“生长在这片未受文明侵蚀的土地上，只遵循自

己的节奏，只回应身体本能的呼唤”。［１２］１０７劳伦斯

被这儿乡村的自然本真与住民饱满的生命力所感

染，反而感觉自己是一位与他们的氛围格格不入的

闯入者。为此，他说到：“逃走，逃离我们的生活，越

过一道地平线进入另一种生命”。［１３］这片神秘的、

温暖的、充满自然活力的地域在劳伦斯看来具有特

殊的意义，它是人类铸造完整生命与世隔绝的净

土。因此，在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他笔下的主

人公逃往意大利之行就成为了丧失生命本能而得

到复苏的一种象征。

劳伦斯前后三次探寻了意大利北部，他用自己

的亲身的见闻与感思启示人们，自然与人的生存和

发展息息相关，回归自然，恢复人的生命本能的重

要性。然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比人与人的关系

较容易受到忽略。因此，他这样形象化指出人与自

然的关系：“土壤、空气、水、火等是自然赋予人类生

存的要素，它们如同一些魅力四射的情妇，我们迷

恋她们。而机械化工具只能剥夺我们与这些情妇

的美妙拥抱，剥夺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奇迹。自

然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生活情趣，可是，当机器介

入人与自然之间，我们的感官就变得迟钝和萎缩，

缺乏幻想。当我们摆弄树枝点火之时，我们是在分

享着神秘，可当我们去按一个电钮时，它就把我们

与充满活力的自然界分开了”。［１４］

劳伦斯认为：“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

人的全部自然本性得以充分发挥，才能使机械统治

下的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发出照人的光

彩”。［１５］在他的小说中，自然山林经常作为工业文

明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它经常是其笔下人物为逃离

文明的异化而退隐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获得新生

之所在。在自然的描绘中，劳伦斯寄予的人文情怀

幻化为对恢复原始生命活力和自然本性的一种

期盼。

在《虹》中的开头部分，就让人领略到了劳伦斯

对田园生活情趣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追求。“春

天，小径旁开满了各色野花，黄水仙、丁香花、水腊

花争芳斗艳，布朗温一家人在田间忙着耕耘、播种，

他们感受着生命的希望与喜悦。秋天，鹌鹑呼地飞

起，像浪花般的掠过田野”。［１６］２小说中布朗温家第

一代人生活在这片远离喧嚣、未受工业文明冲击的

沼泽农庄中，这儿自由、和谐、宁静，村民与土地为

伴，依赖着自然，人与自然浑然合一，他们焕发着淳

朴的人性光辉。“他们辛勤劳作，是因为生命的活

力让他们这样的，并不是因为缺钱，但他们也不挥

霍，他们本能地连苹果皮也不浪费，而是用果皮来

喂牛。在他们周围，天地变化多端。春天，他们会

感到生命活力的冲动，其浪潮一往直前，年年地抛

出生命的种子，落地生根，留下年轻的生命”。［１６］３布

朗温一家在玛斯农庄的生活状态正是劳伦斯所提

倡的自然生存状态。就是人伴随着春夏秋冬季节

的自然变化而生活的节奏，是人不为生活所逼的快

乐劳动，是有个性、有自由、有尊严的生存，是遵循

宇宙生命的生存法则，本能地生存着，充满了对自

然的敬畏和自然给生活带来的无穷的乐趣，这与工

业化城市的机械、功利、被动与理性的生活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生活在现代文明的城市中的人们，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失去了自己的感受，他们

无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个人的意识只能被社

会意识所取代”。［１７］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片古老树林，它是

女主人公康妮寻求恢复生命活力之林，林中的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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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分地绽放着生命的活力，在大自然中无碍地生

长着，竞相展现着生命之美。这深邃广阔的自然以

其生生不息的力量与美震撼着康妮，激发了她对自

己重生的渴望。当林中刚孵出来的小鸡出现在康

妮眼前，她被生命诞生的这一幕深深迷住了，生命

本能被唤醒了，她激动地叫喊到：“生命！纯洁、闪

光、无畏的新生命！这样的弱小！这样的无所畏

惧”！［６］１８５获得新生后的康妮眼中的树林呈现出它

的新意，“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在静默中努力生长，展

现出自然生命的突跃”。［６］３２０康妮的生命活力随着

林间的生机勃发了，她长期被压抑的主体意识已觉

醒了，她注定要走向新生。

《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基年轻、英俊、理想化，

甚至还一度受到贵族小姐赫麦妮的诱惑，成为她

的情人，他身处一个充满道德陷井，充满各种诱惑

的都市环境中。赫麦妮的打击使伯基倍感受伤，于

是他便去田野中寻找安慰，他躺在树丛中，感叹“细

腻的青草、树叶、草樱花，这些才真真儿地可爱、凉

爽、它们沁入了自己的血液中，让花草抚摸着全身，

遍布全身的抚摸是多么奇妙”。［４］１３９花草树木中隐

含着的一股轻柔而有韧性的生命力，在花草的触摸

下，他内心渐渐充实起来，心灵得到了抚慰，精神也

放松了。他甚至觉得：“在这静谧的、没有纷扰的自

然中，处在这妙不可言的植物中，不再需要任何人

的陪伴。这就是自己的归宿，而人间只是异国他

乡”。［４］１３９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玄妙的生命关联性

和依存性的生动体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梅

勒斯，他参加过战争，战争让他看到理性的疯狂，

物质化的社会更让他深感到人的自然本性在丧失，

他逃离了体面的工作，放弃了本可以成为上流社会

一员的机会，隐遁在克利福庄园所属的一片古老的

树林中，树林成为他“生活的宇宙”。［６］２０３他满意于

这个远离文明社会而不被人打扰的一方天地，远离

了那些禁锢生命本能、压抑自然本性的文明社会，

远离尘嚣与自然结为一体，在自然中获得精神的解

脱，生命的自由，生活的乐趣。

《白孔雀》中的安纳贝尔出生于富裕的家庭，曾

经在剑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当过牧师，是一个有

相当教养、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明人。然而，妻子

却视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强烈的占有欲把他压得

太重。安奈贝尔无法忍受妻子异化心灵的折磨，于

一年之后逃离了家庭，当上了一名猎场看守人，归

隐于苍莽葱郁的树林里，徜徉于物态风华的自然之

中。那儿，“农舍炊烟缭绕，柳丛散发着暖暖馨香，

紫罗兰姹紫嫣红，荆豆包竞相开放”。［１８］２３２在自在

自然中，安纳贝尔犹如当初那些未开化的原始人，

凭借生命本能自由自在地驾驭生活，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灵魂的宁静和恬逸。梅勒斯和安纳贝尔都是

森林守林员，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是因为厌倦现代

文明而回归到自然之中，选择返璞归真来抵御工业

文明的异化和戕害，这是避免生而不自由悲剧的一

条有效途径。卢梭说过：“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

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

有的关怀”。［１９］对自身生存的关切是人的自然本性

之一，文明的发展进程又往往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

价，劳伦斯看重的是生命本质，是充满血性的本真

生活。

自然为人类提供了滋养精神境界的神圣沃土，

融入自然能获得诸多关于生命的体会，这是劳伦斯

对自然的审美透视。他这样说：“只要有生命，就有

本质的美，我们必须关心的是生命的质量。那么，

如何使生命更新、再生，提高生命的质量呢？那就

是回归自然，回归生命。”［２０］在他看来，“自然”代表

了充满活力的生命，“文明”则是死亡的代名词。当

人天性中的生命本能受到工具理性的压抑和扼杀，

悲剧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他相信：“人与自然世界

之间的完美关系就是生命本身”。［２１］

劳伦斯笔下的那些归隐自然，获得新生的人

物，他们是劳伦斯推崇“回归自然、回归生命自然本

性”心理诉求的一个显性投影。那么，这是否意味

着“回归自然”是要回到原初的自然生活形态呢？

社会发展的脚步是不断向前的，人类对文明的追求

也是始终坚持不懈的，原始的自然状态也绝不是人

类真正理想的生活状态。显然，劳伦斯是为了引导

人们朝着更为合理、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发展。

“回归自然”也并不只是单纯地置身于自然之中，而

是要用真实的直觉意识去感受它，实现人的心灵与

自然相互渗透，人与自然关系的自在认同，秉承自

然的精神，让个体生命合于宇宙的终极精神，最终

获得生命之大美。现代人已经无法真正延续传统

农业文明下的自然本性与生命自由的范式，现代生

活是竞争性的，它只能诱导人们潜移默化地认同现

代文明所蕴涵的价值观。人们希望借由对物质财

富的占有和聚敛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牵引下，人们狂热地追求物质

财富的富足，而忘了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提升，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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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类就会不觉间失去了生命中美好的天性以

及真正的自由。

劳伦斯不仅在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深

刻洞察到这种现象，而且更进一步看出了这种现

象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愈演愈烈。对此，劳伦斯

倡导：“要教会人们去生活，在美中生活，无须花费

太多。那些受物质主义所累的人们应该生活得生

动、活泼，去信仰伟大的自然藩神”。［２２］显然，劳伦

斯更为崇尚那种最远离着现代文明濡染的生活，因

为，它恰恰是最亲近自然的，最能让人感受到生命

的自由，更多地蕴含着生命自然本性的丰富性及本

质意义。

劳伦斯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一直游走荒野，作

为大自然的挚爱者，他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向

往，只为追寻远离工业文明侵蚀的理想的生态栖居

地，也为化解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带来的人文危机寻

找一条可行的途径。他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人的生

命本身，体现了对“真”的重视。生命只因源自人的

自然本性而美，同时也才是自由的。劳伦斯站到了

同时代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上诠释了自然与文明、

人类与文明、人类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他对自然的

热爱已经透过自然物，渗入了生命本身。他一生的

创作以追寻回归自然、回归生命自然本性的理想为

精神旨归。在自然与生命的不停息的对话与抗衡

中，他努力去达到生命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契合与平

衡，以求最终拥有真正完整的生命内涵。这折射出

劳伦斯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及现代主义作家强烈

的生命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为现代人的生

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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